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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瑞桓

小时候住在珍珠泉院里时，院子的红大门平日
里常常是关闭的，工作人员和住家进出都是走大门
上套着的小门，只有开大会或有车辆出入时，大门才
敞开。所以，那时的珍珠泉对于大多数济南人来讲，
都是只闻其大名难见其真容。也正是由于这种半封
闭的状态，使得那时的珍珠泉也确实有些与一般公
园不太一样的地方。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珍珠泉中，建筑物是很少
的，除了一座清代巡抚大殿和一处二进的海棠园，再
就是一个大礼堂和三座红砖小楼以及零星的几处平
房，所以偌大一个园子，就是水与植被和动物的天
堂。清澈见底的泉池中，一串串水珠永不间歇地汩汩
冒出，一米多长的大鲤鱼，多到不可胜数，甚至有的
得有两米以上。常有调皮胆大的男孩跳到水中骑鱼，
弄出一幅珍珠泉版的年画——— 男童骑鱼图。但现实
中，鱼可不像年画上那样抬头翘尾与孩童默契配合，
它们会不停使劲摆动着大尾巴，坚定得要把骑它的
孩子掀到水里去。而那些皮孩子为了不被甩下去，就
死死抱住鱼的头。这样较量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男孩
子们的屁股被鱼尾扫出一道道血印，不得不败下阵
来。大鲤鱼以无声的方式向人类骄傲的宣告：珍珠泉
中的王者只能是我们。女孩则没这么大胆，最多就是
翻过池塘的铁栅栏，用盆子或纱网捞虾。用盆子捞
虾，确切地说应该叫扣虾，因为只有把盆子紧贴着池
壁下滑，再突然一翻，藏在石缝里的虾才会被吸出
来。现在想想一个八九岁且不会游泳的女孩，竟敢
翻过一米多高的栅栏，在至少5米深的池塘边，仅
靠一只手抓着栏杆干这活，胆量之大是难以置信
的。

记得，那时我妈常说：珍珠泉很神，从来没淹死
过人。或许，珍珠泉确实是一方宝地，要不从金代开
始就有显贵在这里建府邸做巡抚呢。康熙三次来济
都驻跸在珍珠泉。乾隆来了一次，也像他爷爷一样在
此下榻。虽有传播甚广的风流皇帝与大明湖畔夏雨
荷一夜情的佳话，只是夏雨荷的故事是真是假无从
考证，但这位年号寓意“天道昌隆”的“乾隆”，不仅给
珍珠泉留下了“济南多名泉，岳阴水所潴。其中孰巨
擘，趵突与珍珠”的诗句，还御笔亲题了《戊辰上巳后
一日题珍珠泉》。后来御笔被刻成御碑，从此乾隆这
一真迹就一直矗立于珍珠泉池的东北角。小时候，碑
是裸露着的，随便爬、随便摸，也常有人来拓片，所以
碑总是黑乎乎的。1999年，驻在这里的山东省人大常
委会为其修建了碑亭，后来又罩上玻璃，结束了御碑
任风雨剥蚀的历史。清代光绪十二年到十七年在这
里当过巡抚的张曜，还被百姓封为了“大王”，也即黄
河水神。一方风水宝地，自然也就会多多少少带有些
神秘色彩。

这个“明珠百琲谁所穿”的奇泉之院，除了鲤鱼
超大的奇观，还栖息着一种北方少有的大鸟——— 池
鹭。这种鸟也叫红头鹭鸶，它们每年4月从南方飞来，
只落户在珍珠泉。它们的巢穴，就坐落在我家门口那
几棵上百年的大树上。白天它们出去觅食，夜间归
巢，常听到它们落下时发出的巨大声响。说是外出觅
食，但会不会是晚上趁池边没人时，捕池中鲜美的鲤
鱼饱腹呢？

珍珠泉中的鱼实在太多了。民国时期山东省府
主席韩复榘的次子韩子华在《一代枭雄韩复榘·故居
杂忆》中就写道：“池成正方形，四周以铁栏，水深一
丈余，清澈见底，池内数百条大鱼”，可见珍珠泉的鱼
多、鱼大是有历史的了。那时食堂也会偶尔做一次珍
珠泉的大鲤鱼，一条鱼整着做，又粗又长，每家买
一小骨碌就够吃了。清凉泉水中自然长大的鱼，那

肉质之鲜美迄今回味仍会垂涎。韩子华是1930年—
1937年间住在珍珠泉的，他也有在池边抓小虾的经
历，但不知是不是也像我们一样翻过栅栏摸虾？

传说毕竟是传说，珍珠泉的神秘更多的是与它
自明代以来就是官府和政府驻地有关。这样的地方，
在历史的动荡中自然会有些不一样的经历。珍珠泉
大院作为明代的德藩故宫——— 德王府，在明末被清
兵焚毁是在劫难逃的；1937年冬，日军大举进攻济
南，时任山东主席的韩复榘弃城逃离前，下令一把大
火烧毁了院内大部分建筑。这一次次浩劫记述了珍
珠泉与一般公园不一样的过往。上世纪70年代，珍珠
泉泉池做过一次清理，出于小孩的好奇，我那时总以
为会发现涌泉的秘密。可抽干水的池子底只有泥沙，
没发现通往地下龙宫的通道。但清理泥沙时却挖出
了一些锈蚀了的枪。这些武器是哪个时代的，我当时
不得而知。珍珠泉清代做过巡抚，辛亥革命后做过督
府，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时做过蒋介石北伐军司
令部，解放战争时做过解放军的临时战伤医院，所以
泉池里有武器也就算不上什么神秘的事。

在这个大院里，除了传说和历史的奇诡，还有一
个我自己的小秘密。巡抚大堂一度是被用作大会餐
厅的，餐厅后面有条河，餐厅的“下水”从一个很小的
口流入河水中。可供几百人吃饭的地方，“下水”自然
很丰盛。上学时拿一个小篮子，里面压上块石头，用
绳子放在出水口的下方，放学时就会收获满满一篮
子小草鱼。把这些小鱼剁碎了喂鸡，母鸡多产蛋、公
鸡更威武。我喂的大公鸡不仅别家的公鸡怕，连院里
的小孩也怕，它尽职尽责地守护着属于它的母鸡们。
奇怪的是，有一天它莫名其妙地死了。要说是瘟鸡，
可别的鸡并没死；要说有人下毒，觉得也不至于，那
时住在院子里的人很少，而且都是机关的工作人员。
所以这鸡的死也姑且可算是个大院里的神秘事件
吧！因为珍珠泉院里有很多动物，被蛇或别的什么动
物毒死也说不定。但院里的动物除了鸟以外似乎都
很隐蔽，只有大雪过后，看雪泥鸿爪才知道，昨夜曾
有不止一种不知名的动物曾在家门外一游。

现在的珍珠泉大院好多建筑都是在过去的林子
里建的，很多动物肯定早已经搬迁了。我小时住的房
子就在现在的珍珠泉宾馆所在地。为了建宾馆，家门
口那两棵不知多少岁、天天为我跳皮筋当举绳者的
老树也被砍伐了。还有我家的北窗边有一个很隐蔽
的防空洞入口，口虽不大，却很幽深，四通八达，根本
就没有尽头一样。一群孩子举着火把，在完全漆黑的
防空洞中探秘，比现在娱乐型的迷宫可好玩、刺激多
了。从现在开放了的人防商城看，珍珠泉的防空洞应
该是和它们相通的，怪不得屡次探秘都没有走到过
尽头。小时候感觉这地下建设比地面上的建筑还结
实：宽阔的主干道，二侧都是像陕北窑洞一样的房
间，全部是砖砌石灰墙，冬暖夏凉。

经过近半世纪的变迁，如今的珍珠泉早已不是
儿时的样子，但这个院子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
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刻进了我童年的基因里。如今
搬到了佛惠山下，每每上山，对山上的一草一木依然
是心生欢喜。这份对大自然的挚爱，是少儿情愫的延
续。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无论遇到何种不易，只要
到大自然中走一走，都会如饮甘饴。这份少儿时代珍
珠泉水赐予我的快乐性格的神秘源泉，像珍珠泉中
的“珍珠”生生不竭。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
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人不过是天地间的过客，
愿上苍赐予泉城人的这份珍贵礼物——— 像珍珠一样
的泉水，能永远不停地汩汩流淌，滋养这方土地和生
活在这方土地上的父老乡亲。

（本文作者系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杨奕敏

有个年轻的猎手，箭法
不错，却总是捕不到大雁，于
是他去向一位老猎人求教。

老猎人把他领到一片
芦苇地潜伏起来，指着不远
处脖子伸得最高的那只大
雁说，大雁是群居性鸟类，
警惕性极高，休息时会有一
只站岗放哨，叫雁奴，它一
旦发现异常情况会发出警
报，然后雁群就迅速飞离。
由于有雁奴的忠诚守卫，雁
群不易接近，所以捕捉很困
难。

年轻人问，那有什么好
办法呢？

老猎人教他，让他故意
惊动雁奴，然后又潜伏不
动。这样三番五次，雁奴都
及时发出了警报，然后雁群

逃离。但逃离之后却发现并
无异常，过一会儿又飞了回
来。如此几天下来，雁群认
为雁奴在谎报军情，为发泄
不满，它们赶它啄它。可怜
的雁奴伤痕累累，再发现情
况时，也就懒得管了。

年轻猎手就是在这时
下手了。他悄悄靠近，拉开弓
箭，成功猎获了一只大雁。那
只被捕到的大雁，当初也啄
过雁奴，临死它才醒悟，中了
猎人的诡计。可惜为时已晚。

年轻的猎手能够捕获
大雁，在于他用麻痹的方法
成功瓦解了雁群对雁奴的
信任，最终达到目的。

忠诚的人被反复误解，
被误解的人伤透了心，不再
坚持——— 悲剧往往就是这样
发生的。

（本文作者系退休教师。）

悲剧的发生【【世世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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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继德

乔羽先生是新中国培养
出来的著名词作家、剧作家，
他被人们誉为词坛泰斗，绰
号“乔老爷”。

乔羽幼年生活的小城山
东济宁，是一处充满诗情画
意的运河商埠，南来北往的
行船富庶了这里的经济，繁
荣了这里的文化，也留下了
很多故事与传说。笔者与乔
羽及家人有30多年的交往，并
著有《风华少年——— 乔羽的
青少年时代》一书。乔羽先生
在晚年向我谈及他的童年和
青少年时代，感慨颇深。他的
原名叫乔庆宝。他父亲叫乔
熙民，是清末的一位秀才，饱
读诗书才华横溢。乔羽五岁
之前，就跟父亲熟读《千家
诗》《百家姓》《千字文》及诸
多儒家经典。若论识字，乔羽
当时单字即认识三千有余。

乔羽的母亲姓郝，但是
没有名字，旧时代女人多是
如此，是位不识字的贤淑之
女。进了乔家门后，父亲为她
起名叫郝怀慈。母亲脑子里
记忆的故事、民间小调和谜
语、笑话及各种生活常识，多
于常人数量惊人。她心地善
良，常心怀悲悯地对待贫苦
人，街坊送她“郝菩萨”的美
誉。乔羽自幼便受到母亲这
种心怀善良的淳朴家风的熏
陶。

乔羽的父亲比母亲大二
十二岁，他出生时父亲已经
六十四岁，母亲四十二岁，民
间称为“老生子”，他上面还
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虽
然家庭拮据，却是生活在快
乐和爱的港湾里。乔羽十四
岁那年，父亲去世，活了七十
八岁，那个时候已属高寿了。

乔羽先生曾回忆，他一
生受到三种教育。一个是来
自传统的充满诗情画意的家
庭教育，不自觉间练就了他
的童子功；第二是在学校受
到的现代教育启蒙，还阅读
了许多进步书刊，如《新青
年》等。1946年1月，他在地下
党组织的引导下，与其他三
位进步学生一起租了一辆马

车，从城西门悄悄离开了这
个小城。此后，他改名乔羽，
进入解放区，接受了中国共
产党红色文化的洗礼。乔羽
先生自己讲，这是他的第三
种教育，影响了他的终身，为
他成为大国词人提供了广阔
的舞台。

在解放区，从做最基层
的工作开始，后来进入晋冀
鲁豫北方大学学习，不到三
十岁就以一首《让我们荡起
双桨》名满天下，乔羽由默默
无闻，一步步成为著名词作
家、剧作家。不久后，乔羽又
创作了家喻户晓的《我的祖
国》电影插曲；一曲《祖国颂》
气势恢宏，唱出了国人的豪
气；歌剧《刘三姐》则唱出了
国门，响彻东南亚。

乔羽曾参与策划大型音
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
并担任文学组组长，策划大
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
之歌》，两部共和国史诗，空
前绝后，影响甚巨。

在艺术人生的征途上，
乔羽曾担任中国歌剧舞剧院
院长，为国家培养出大批艺
术精英。退休后，为繁荣歌
词创作，他发起成立了中国
音乐文学学会，并担任首届
会长，推出会刊《词刊》，汇集
出版十数卷本巨集《歌海词
丛》。

乔羽先生虽然已离开我
们两年多了，但他的《让我们
荡起双桨》传唱了近70年，影
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
童；《我的祖国》在去年央视
重头戏《跨过鸭绿江》中仍作
为主题曲；《人说山西好风
光》从三晋大地传遍全国，成
为山西省的省歌；《牡丹之
歌》艳压群芳，成为了菏泽市
市歌；《心中的玫瑰》广为传
唱，经久不衰；《说聊斋》让人
一咏三叹回味不尽；《难忘今
宵》则是每年央视春晚压轴
曲……乔羽先生的作品如清
新的空气和多彩的阳光，充
溢在我们的生活空间，和我
们须臾不分离。

（本文作者系济宁市作
家协会理事，济宁市诗词楹
联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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